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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一名21岁广西男子在进
入亚丁未开发区域徒步时发生严重高
原反应，下撤途中不幸离世；10月4日，
19岁的韩某轻信“网红野线”，擅自闯入
哈巴雪山核心未开放禁区，失足滑坠被
困，幸在70余人的极限救援下生还；国
庆假期，超300名徒步者闯入年保玉则
未开放的三江源核心水源涵养地带……

2023年以来，年轻人成为中国户外
徒步、雪山探险的主力，助力中国探险
产业爆发式增长。但在产业繁荣的背
后，低价商业团的不规范运作，以及大
量零经验新手涌入未开发野线，也让户
外事故激增。“经典线路陆续封山”“小
众线路火一条封一条”，正成为户外产
业“野蛮生长”之后的阵痛。

多位户外运动者、从业者和行业专
家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户
外运动暴露出的诸多乱象，正制约其发
展，需尽快通过立法等措施整治。

多次被处罚仍违规进山

10月3日，和同龄朋友闯入年保玉
则保护区徒步的23岁大学生刘金（化
名），被骑马追来的青海省久治县民警
查获并遣返。“我们原本计划去川西徒
步，但国庆假期川西的多条线路突然封
山，我在抖音上搜到9月有人走了年穿
莲（从青海久治年保玉则徒步穿越到四
川阿坝莲宝叶则），以为不会管很严才
过来。”刘金说，他因被拦截时刚进山，
被罚款1000元，走得更远的人则被罚
款3000元，有商业徒步团的组织者被
罚款10000元。

刘金在2025年年初开始接触徒
步，当年陆续走了麦理浩径、南太行、雨
崩等成熟线路，之后开始挑战乌孙古道
等未开发的高海拔线路。“我是刷短视
频，听信‘有腿就行’入坑的。为了省
钱，没有找过向导，一个人独自出行。”

2025年8月，刘金在南天山北线这
一全程90公里以上、整体海拔在2800
米至4000米的未开发线路徒步时，一
度遭遇大雾、冰雹并踩空掉进冰裂缝
中。“当时只有我一个人，非常绝望，爬
了两个小时才出来，能活着全靠运气。”

这次幸存后，刘金不敢再一个人挑
战高难度路线，“我在网上找搭子，但发
现组到的队伍中很多是2006年、2007
年出生，甚至更年轻的‘零经验’小白。”

2025年10月6日，刘金参加了大学
生小李在网上组织的队伍，夜爬玉龙雪
山海拔5321米的雪莲峰。刘金介绍，小
李此前没有高海拔登山经验，在队伍爬
到5100米时山里刮起大风、下起雪，“本
着‘来都来了’的心态，队伍仍继续冲顶。”

下撤过程中，队伍分散，落在后面
的小李在海拔4900米处出现失温症
状。走在前面的刘金折返上山，和后面
的3名队友轮流背着小李下撤。这期
间，他们为避风偏离了下山路线，被困
在海拔4800米的未知区域。“走在前面
的队友下山喊救援队。晚上8点多，我
们5个人被救援队找到，顺利救下山。”
刘金说，这次违规登山，每人被罚款
5000元。

此外，刘金还在2026年8月闯入狼
塔线，3天后被管理方劝返，受到批评
教育。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26年10月，
刘金走过的线路，有些在当时已被属地
政府禁止非法穿越，有些则被新发布的
公告列为非法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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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久治县民警劝阻违规穿越年保玉则的徒步者。刘金供图

苏然等人在徒步中遇到的垃圾。
苏然供图

？
现在徒步“多主打社交”

玩了十多年户外的亚洲户外装备奖评
委苏然介绍，中国现代民间户外运动的发展
只经历了近30年，其中，21世纪网络论坛兴
起后，以“驴友”自居的小众爱好者圈层才开
始建立，大家像“打怪升级”一样，通过不同
的线路获得不同的经验，然后去挑战更高的
山峰、更难的线路。

“我在2015年入圈的时候，中国的重装徒
步玩家多是四五十岁的人，当时很少有现成的
路线信息，出发前要在不同的帖子里拼凑攻
略，做路书，准备好久才能成行。”苏然说。

2023年以后，新人一下子涌进来，信息
也变得易得，“线路轨迹可以很方便下载，包
车、地接的联系方式变得公开，面向新人的入
门低价团也多了起来。户外装备的价格翻了
快一倍，但敬畏自然的理念却往往被忽视。”

十来年间，苏然和朋友每年都至少要走
一遍武功山，这条适合入门的徒步路线如
今已成为网红打卡地。他看到，近年上山
徒步的人显著变多，但爱护山野的观念却在
倒退。“原本两个点之间只有一两条步道，踩
的人多了慢慢延伸出10条岔路，高山草甸被
踩坏的面积成倍扩大。山上的垃圾也越来
越多。”

2019年，“00后”张娜（化名）在湖北恩
施的一座小山上开启了人生的第一次徒
步。她记得，当时领队给每个人发了一张印
着“无痕山野”标识的贴纸，大家贴在包上、
冲锋衣上，旨在倡导大家在户外运动时减少
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张娜说，近年她报的徒步团，很少有领
队会做自然教育，“现在多主打社交”，抵达
徒步点之前的路程上，不是让大家做自我介
绍，就是纯睡觉。“常遇到激进的徒步者，起
步就走高海拔路线，进山就为了出片，他们
不理解为什么进山要背那么多装备，要把垃
圾都背下山。”张娜说。

出事后大批线路被关停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徒步行业长期存在
商业团、AA组队、在地村民带队三类进山方
式，“三类主体混杂，没有统一的规范。”

2024年，26岁的阿朵进入一个户外爱好
者的微信群，并在群中接龙计划去爬“人生
中的第一座雪山”奥太娜。她买了一千块钱
的装备，凌晨两点随队伍出发后才发现，自
己被带向的是一条野线，“领头的走得快，很
快就把我们甩开了。很多人的嘴巴都变紫
了，我也很困、想睡觉。”阿朵说，走了三分之
一的路程后，她决定放弃，等待天亮后，跟着
路上遇到的陌生人一起撤回了山脚。

阿朵记得，不久后，就有人在那条野线
上遭遇事故。2024年11月12日，黑水县发
布公告，称三奥雪山“违规登山现象较突
出”，停止登山活动。直至2025年4月19日，
景区推出“定点设卡、随队保障、移动救援队
巡逻”的全新向导协作模式后，三奥雪山的
登山活动才得以恢复。

更多的线路则因事故封山后未能重
开。探险旅行品牌徒步帮（徒步中国）总经

理梁爽告诉记者，到2026年10月，中国的顶
级山野线路中有一半以上已被封禁。“像乌
孙古道、珠峰东坡等被封的线路，在5年前占
到了我们公司营收的50%以上。为了应对
这个局面，我们现在往出境游、入境游转型，
并尝试拓展国内的人文徒步、轻徒步等主题
徒步路线。”

梁爽介绍，国内的商业山岳救援、商业保
险体系都不够成熟，还存在复杂的多头管理
问题：如果视为运动，体育部门要管，视为旅
游，文旅部门要管，“但高原地区，有多少持证
导游能爬得上去？做高山协作的向导又有多
少有导游证？”另外，徒步者走的线路大部分
涉及保护区或国家公园，这又涉及林草部门
或保护区的管理机构，总体来说很复杂。

“单纯的封禁，很难阻挡住年轻人进入
山野的决心。”梁爽表示，徒步者是自己生命
的第一责任人，如果冒险进入违禁路线，或
将难以获得及时、专业的救援。

乱象治理出路何在？

《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
示，2025年共记录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
比增长41.2%，致131人遇难、272人受伤、37
人失踪。

中国探险协会秘书处负责人告诉记者，
80%以上伤亡事故发生在被社交平台美化
的“小白入门线”，迷路、天气突变、高原失温
是首要致死诱因。在治理冲突集中爆发的
影响下，大量热门线路被关闭，但热门线路
关停后，流量立刻外溢至周边未管控野线，
形成“封一条、火一条”的转移效应，管控压
力持续扩散。

该负责人称，2026年国庆假期户外探险
事故高发，多地发布封山公告，对徒步者拦
截、劝返，体现出探险产业的结构性矛盾：供
给端低价竞争不断压低准入门槛，营销端刻
意淡化高海拔风险；监管端多为事后封堵，
缺少事前分级准入与动态管控；参与者把

“有人走过”等同于成熟路线。
中国探险协会负责人建议，应推进相关

立法，从国家层面明确“探险”与“冒险”的法
律界分，厘清户外运动、探险活动与违规穿
越的法律边界，改变目前主要依靠自然保护
区条例、森林防火条例、属地通告等分散规
制的格局；强化平台责任，治理风险信息源
头，对误导性营销和“绕卡攻略”建立平台侧
治理义务；推广智能报备与预警，依托正在
推进的“中国户外预警救援互助平台”及协
会已发布的《高风险户外探险报备指南》，实
现高风险活动提前报备、全过程留痕、快速
救援；完善保险与救援体系，推动商业探险
活动强制责任险，建立救援费用分担机制；
从学校教育、社会宣传、准入培训等多环节
培育“敬畏自然、珍爱生命”的安全理念。

针对“领队”多头发证、“俱乐部”名目繁
多等问题，中国探险协会主张搭建全国统
一、公开可查的认证与核验渠道平台，将各
类有效证书纳入统一数据库，实现“一人一
码、扫码核验”；支持全面推行线路分级准入
清单制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峰邹阿江


